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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覆垄黄
□诗词采撷

当春花烂漫已尽
五月的石榴开始花红
那浅薄的露珠在
青色的麦叶上晶莹剔透
夹在麦穗里的籽粒
开始丰满地抖动……

一望无际的高标准农田
正在喷洒洁白的玉露
空中盘旋的无人机
龙飞凤舞着彩色的花絮
一喷三防助力了
五月金色的梦想……

那片五月的杏黄
绽放着璀璨的光芒
深红深红的樱桃
在翠绿的枝丫间
表达着深情的甜香
一箱箱成为顾客眼中
惊艳的目光……

五月
少了姹紫嫣红
多了轰轰烈烈的蓬勃
五月
少了清风细雨
多了农民金色的梦想……

五月的丰满
□陈雨（新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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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洒麦浪
□陈国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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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黄了梢，田野里便是一派金黄。
这金黄不是画家笔下那种呆板的颜色，而
是鲜活的，有生命的，在五月的风里起伏
着，像一片金色的海洋。我站在田垄上，
望着这景象，竟有些恍惚起来。

儿时的记忆里，小满节气一到，当热
浪裹着麦香漫过村庄时，麦子便渐渐黄
了。那时节，杏子也熟了，黄澄澄地挂
在枝头，引得孩子们眼馋，而大人们却
无心顾及这些。

小麦黄稍后，田间管理基本结束，本
来人们是可以歇一歇的，但是接下来他们
却开始忙着准备割麦的家什，以备战“三
夏”。镰刀需要找出来重新打磨；打麦场
要重新平整，弄得瓷实一些；小四轮拖拉
机要检修，免得关键时刻掉链子；编织袋
要买新的，上一年的已经补了又补，再也
经不起麦粒的“折腾”了。

我常蹲在父亲身边，看他磨镰刀。
他磨得很仔细，刀刃在磨刀石上划出优
美的弧线，水珠顺着刀身滚落。磨好
后，他会用拇指轻轻试一下刀刃，满意
后才欣慰地点点头。那时我总觉得，父
亲磨的不是镰刀，而是一件关乎全家半
年生计的神圣器物。

“麦熟一晌”，村里人都这么说。早晨
看还青着的麦子，到傍晚可能就已经黄
熟。所以准备工作必须提前做好，否则麦
子熟过了头，麦粒就会掉在地里，一年的
辛苦便打了折扣。

有句俗语“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
成丢”，说的就是这个理儿。那些日子，
空气里总弥漫着一种紧张而期待的气

息，连孩子们都能感受得到，不敢太过
喧闹。

如今麦子依旧覆垄黄，但人们不再为
了备战“三夏”而那般忙碌了。年轻人忙
着挣钱，老人们忙着打牌娱乐，而更多的
人则整天捧着手机，或坐或卧，手指在屏
幕上划来划去。联合收割机取代了挥汗
如雨的镰刀，打麦场成了摆设，编织袋也
退出了“现役”，因为麦子在地里就卖给了

“经纪人”。麦收前只需要准备下季的种
子与肥料，人们便有了更多的闲暇。

我坐在田埂上，望着远处树荫下几桌
打牌的乡亲。他们脸上洋溢着笑容，偶尔
还会发出哄笑，惊飞几只麻雀。这景象在
二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那时节谁有闲心
打牌？人们都在为即将到来的“龙口夺
食”作准备呢。

今年夏天出奇地旱，从开春到现在，
雨水少得可怜。要是在过去，麦子早就旱
得卷了叶，黄巴巴地立在田里，结不出几
粒麦子。村里老人管这叫“变景”——麦
子没熟就黄了，景象变了，收成也就没
了。老人们口口相传，有一年大旱，许多
地方的麦子几乎绝收，村里人只能靠吃政
府发放的救济粮度日。那时我的父亲正
值壮年，他说他清楚地记得我爷爷蹲在田
头，手里攥着一把干枯的麦穗，久久不语
的样子。

如今大不相同了。高标准农田随处
可见，智能机井遍布田野，旱了插上卡便
能浇水，麦子依然长得旺盛。我摸了摸身
边的麦穗，籽粒饱满，沉甸甸的。虽然天
公不作美，但丰收依然在望。这让我想起

中原农谷科技人员说的话：“现在种地，靠
天吃饭的成分少了，靠科技吃饭的成分多
了。”他说这话时，脸上洋溢着喜悦的表
情。

远处传来拖拉机的轰鸣声，我知道，
那是有人在黄河大坝北岸平整荒地。我
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泥土，向村里走
去。路过村口老柳树时，我看见几个老人
坐在那里乘凉。他们望着金色的麦田，有
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今年麦子不错。”
“是啊，旱成这样还能有这么好的长

势，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我走过他们身边，点头致意。他们的

话让我想起了爷爷。如果他还在，看到这
样的年景，会说什么呢？大概会像这些老
人一样，既高兴于眼前的丰收，又感慨世
事的变化吧。

麦浪在风中起伏，发出沙沙的响声。
这声音在我听来，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
是它年年如此，陌生的是围绕它的一切都
已改变。镰刀闲置了，打麦场荒废了，连
磨刀石都不知所踪。取而代之的是智能
的机器和悠闲的人群。

小麦覆垄黄，年年岁岁景相似，岁岁
年年人不同。我站在村口，望着这片金色
的海洋，忽然对“沧海桑田”有了更深的认
识。变的不仅是耕作方式，还有人们的生
活，以及面对丰收时的心情。

天色渐晚，田里的金光变成了暗金
色，又慢慢融入了暮色。我转身向家走
去，身后是无边的麦浪，在晚风中轻轻
摇曳。

沙河青青
□陈国众 摄


